
华西坝的旧闻

——《燕京新闻》中的华西坝抄录

金开泰

华西坝位于三国蜀汉都城、曾是五代孟蜀后花园、明代蜀王府王家花园的

“中园”旧址。100 多年前英美加一批科技志愿者的传教士在这里建立了华西协

合大学，此地便因校而名。华西既是指中国的西南部，也代表了中华文化与西

洋文化的交流与融会。百多年来它对西南地区的现代化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

文理筑梦，医牙织爱，男女并肩，培养了许多国家需要的人才，尤其是认识的

拓展，观念的更新，生活方式的进步更是难以估量；抗战期间，它接纳了从北

方迁来的几所大学，联合办学，在危难救亡中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创造了前所

未有，绝无仅有的合作与辉煌。这里不仅有被称为“天堂”的美丽校园，更重

要的是渊博的教授，勤奋的学生，崇高的理想，精深的学术，使这块土地盈满

生机，充满灵气。因此著名文化人流沙河先生把它作为成都五大标志地之一，

称它四川现代化人文气象的地标。其实这绝不只是今天的认识，旧闻中早已有

许多生动的描述。笔者最近翻检了《燕京新闻》最先发现了一篇，其后又陆续

看到了三篇，读起来引人至爱。

众所周知，燕京大学名震中国，为民国大学之翘首。新闻系初创于 1924 年，

1929 年正式建系。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扶持，并与之建立了长期合

作。《燕京新闻》是新闻系师生共同创办，作为新闻系的实习报纸，主要报导大

学的刊物。于 1934 年 9 月 22 日正式出版，每周出生一期中文四版，英文两版。

其业务全部由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结合所学专业课程分担。一、二年级主要

作采访、发行，三年级主要作编辑，四年级可作采访、编辑，主要担任报纸评

论。1942 年 10 月 2 日燕大在成都复校，《燕京新闻》中文版第九卷，同一天复

刊成都版，以报导成都学校新闻为主，兼及时局大事，1945 年底停刊。三年多

的时间，竟刊载了四篇华西坝的特写。

四篇都是结合时令，又是出自青年学子之手，不拘一格，适时反映了华西坝

物候的变化，气韵，动与静，人们的情绪等，将华西坝的美丽、灵气与生机、

闲逸与浪漫反映得淋离尽至，读起来可以给我们以更多的遐想。笔者试图作点

初步解读，是耶非耶？各篇附后，任君自读。



第一篇  美丽的华西坝。

1942 年 10 月 3 日四版刊的“沙漠中的草原 华西坝风景线”，是燕京新闻的

特写。这是燕京大学刚到成都，对华西

坝的第一个印象，看到了它的外在景色。

华西坝为英国建筑师荣杜易设计。他

的设计融合了东西方建筑的许多精华部

分，其结果使整个校园形成一个统一与和

谐的风格。受到了许多称赞。毕启说“宛

如漂亮的花园。”林山腴诗称“却疑人境

似仙乡”。陈寅恪诗称“浅草方塘广陌通，小

桥高柳思无穷”，吴宓称“神州文化系，颐

养好园林”；流沙河先生称“一走进去，非

常惊讶，既熟悉又非常陌生、新鲜、异常之完美，那种庄严、崇高感油然而生。”

当年齐大学生后来的台湾名嘴王大空称“华西坝被称为‘天堂’，园林的整洁，

校园的宽敞，林木的茂盛，景色的宜人和人物的优雅，……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

说是置身天堂，一点也不过分。今天台湾大学的校园，无论南部的成大，中部的

东海，北部的台大、辅仁，均无法与当年的华西坝比，简单的一句话，比不上。”

可见华西坝在历代人眼中真的美丽。

在新到的燕大人眼里“三四层的楼房，装璜的那么富丽”，“砖儿水磨，瓦儿

鳞比，好似中世纪的英国王宫，一所连着一所，称得起五步一楼，十步一阁。”

“长青的松柏排成路界，芭蕉和绿竹搭就了花墙”，“茸茸绿草上，陪衬着颜色不

同的乳牛，有时它们脊背上落下黑黑的老鸦，“呱”“呱”的鸦叫，与“闷”“ 闷”

的牛鸣，奏成一种天然的音乐，供游人欣赏。川流不息的小水渠，由东而西蜿蜒

着，一架一架小桥，各有各的样式，令人可爱。”“钟楼，日夜不息的作着它的司

时的工作，高高耸立，颜色鲜明，远处望去，像一座书楼，钟楼南面，有一个月

牙池，莲花遍植，一堆一堆的竹丛。散处岸上，幽静异常，据说这里是一个“妙”

处。”“后坝地方更为宽阔，片片稻田，一望无际，微风吹过，把稻穗卷成一层波

浪，烟雾茫茫，颇足合慰人。道上常常有愿作比翼鸟的情侣，并肩儿踱着，所谓

“溜坝子”，大概就是指此而言。”对于这里人们的活动则只看到“事务所门口常



川不断的过着翩翩英姿少年，和亭亭玉立的女郎，挟着书本走来上课，或者回宿

舍去。他们真是得天独厚，有这么好的环境来读书，无怪他们面上流露着“木欣

欣以向荣”的颜色，的确值得外人称羡呵！”

附：沙漠中的草原 华西坝风景线   燕京新闻特写  

刚从北平逃出来的时候，心中总是忐忑不止，今后的生活要从困苦中打出路，危艰中求

生存了。途中看到前线将士的困苦情形，更觉得后方是一片沙漠死海。预备着受苦，应该受

苦，国家的存亡关头，还讲得到自己的安逸吗？

谁知道这里，也有草原呵！离开了可爱的家乡，像一匹骆驼似的，一步一步的踱着，辗

转漂泊了八千多里路，历尽艰辛，再也没有想到，到了成都以后，又找到了一片草原！华西

坝，并且很侥幸的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提起华西坝，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风景佳美的园地，

里面容纳了华西、金陵、金女大、齐鲁四个学府，造成了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笔者在坝上

住的时间虽然很短，却得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短墙外面伸出了嫩绿的树枝，低头走过它旁边时，常会剌到你的头面，等你抬起头来要

发气时，早会有别的东西引诱了你的视觉，而不愿同它计较了。三四层的楼房，装璜的那么

富丽，一个楼角压着一个楼角，一个菱形的墙头叠着一个菱形的墙头，砖儿水磨，瓦儿鳞比，

好似中世纪的英国王宫，一所连着一所，称得起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长青的松柏排成路界，

芭蕉和绿竹搭就了花墙，柚子树下垂着球般大小的绿果，杨柳枝上也站了不少歌唱的鸟儿。

这是那里？不禁令人心旷神怡。如果你没有事，那么你便可仔细地欣赏这里的一切！

事务所门口，常川不断的过着翩翩英姿少年，和亭亭玉立的女郎，挟着书本走来上课，

或者回宿舍去。他们真是得天独厚，有这么好的环境来读书，无怪他们面上流露着“木欣欣

以向荣”的颜色，的确值得外人称羡呵！

图书馆在事务所的东首，建筑伟丽，藏书数万卷，在后方总算难得，因为宿舍宽敞，同

学并不一定都挤在这里，所以里面很寂静，到是一个绝好的读书地方。

信步儿走吧，茸茸绿草上，陪衬着颜色不同的乳牛，有时它们脊背上落下黑黑的老鸦，

“呱”“呱”的鸦叫，与“闷”“ 闷”的牛鸣，奏成一种天然的音乐，供游人欣赏。川流不

息的小水渠，由东而西蜿蜒着，一架一架小桥，各有各的样式，令人可爱。

钟楼，日夜不息的作着它的司时的工作，高高耸立，颜色鲜明，远处望去，像一座书楼，

唯恐它经不起风吹，但走近一看，却建筑得相当坚固。钟楼南面，有一个月牙池，莲花遍植，

一堆一堆的竹丛。散处岸上，幽静异常，据说这里是一个“妙”处。

假如再向南走，那么便可一直到后坝。后坝地方更为宽阔，片片稻田，一望无际，微风

吹过，把稻穗卷成一层波浪，烟雾茫茫，颇足合慰人。道上常常有愿作比翼鸟的情侣，并肩

儿踱着，所谓“溜坝子”，大概就是指此而言。

偌大的园地，初来的人，真好似走进了诸葛亮的八卦阵，弄不清那里是那里，那么你就

不得不向人，施礼下问，求他指导迷津了。

华西坝在气候适宜的成都，有着美好的园址，真是钻研学术最好的地方，尤其是在今日

中国的后方。朋友们，沦陷区的同胞在敌人蹂躏下，日夜盼着我们的振救，未来的中国期待

着我们来建设她，我们不要辜负了他们的希望，不要辜负了美好的校园，努力吧！



第二篇  盈满生机的华西坝。

1944 年 10 月 29 日二版刊载的“华

西坝之秋”，由燕京新闻记者祎撰写。介

绍了抗战后期华西坝各校青年学子关

心战事，报名从军，呼唤民主，从静到

动的满怀激情与活动。

秋风送走了落叶，澄清了小溪，把

华西坝的消沉，死板气也吹散了。

1943 年末政府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

军，华西坝上掀起从军的宣传热潮，钱

穆发表了知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

1943 年年底送走了第一批从军学子，各校长发表谈话，鼓励青年学生从军。一个

从军的学生发出公开信称自己从军完全的出于正义与更改的判断。要以悲壮的行

程来唤醒已死的人心，激励民族的气节。

随着西南战事的吃紧，在地下党员胡文新(方铭)倡议下，彭塞和贾唯英、刘盛

舆等共同发起组成 1940 年以后华西大学第一个公开的进步群众组织"时事研究

会”，由彭塞出面登记。采用剪报加按语的方式，向群众报道时事。不久“时事研

究会”公开举行了一次时事报告会，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先生讲“当前的抗战形

势”。1944 年 10 月，“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与其他进步社团一起发起召开了“国

是座谈会”。请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代表民主同盟张澜、青年党李璜、常燕生、国民

党黄健中、无党派邵从恩、吴贻芳等演讲。坐茶馆的，埋首图书馆的，两千多个

男女都在体育馆都来参加“国是座谈会”。

坝上跟着就壮观了，大家都从心底发出迫切的呼声。报纸一出，一大堆人在

那儿拥挤，就是在细雨濛濛中，也要站在那儿看看桂林战事如何。听演讲的人也

多起来，就是讲专门学术的题目，也有好些人拥去，听听是否有关民主，有关战

事。

知识青年从军的回声，在“国事座谈会”后响起来。从军的演讲、文章，时

时点缀在体育馆和各墙壁上，有的人终于从军去了。

华西坝变了，变得坚强，变得有生气。既使秋风那么凄凉，细雨如何冷酷，



落叶如何沙沙作响，但人们已不怕凄风苦雨，因为他们已从心底里燃烧起自由之

火。

附：华西坝之秋  

大雪山一阵寒风，掠过华西坝，划破了她的面孔，成熟的黄叶落下，缀满了原野，吹走

了污泥，小溪变得清亮。人们知道深秋降临了，坝上罩着一层薄雾。

有些人穿出美丽鲜艳的衣裳，踏着落叶，迎着秋风，悠闲地走进了茶馆、饭馆；还有些

人也拿出了美丽的衣裳：三五个补钉，绣在黄布、蓝布大挂上，他们也踏着落叶，迎头秋风，

急遽地踏入图书馆、教室。

鲜明的对照，把华西坝织成一片模糊的远景。有人说：华西坝太消沉，太悠闲了。多少

人成天地在茶馆摆龙门阵、玩桥戏。又有人说：华西坝太死板，太书院气了。多少人就知道

抱着死书本，一点抗战的气味嗅不到。

是的，这两种说法都有充分的理由，而华西坝的确也是如此的。不过他们都是在静的上

面看的，假如他们能从动的方面看一看，那华西坝在今天是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秋风送走了落叶，澄清了小溪，把华西坝的消沉，死板气也吹散了。

随着西南战事的吃紧，坝上一部分同学喊出实现民主的呼声，这呼声扫过每个坝上男女

的心，撕破这可怕的沉寂。七日的下午，把两千多个男女带在体育馆，没有消沉，没有悠闲，

也不死板了。有的是青年的激情，坐茶馆的，埋首图书馆的，都来参加“时事座谈会”。

坝上跟着就壮观了，大家都从心底发出迫切的呼声。报纸一出，一大堆人在那儿拥挤，

就是在细雨濛濛中，也要站在那儿看看桂林战事如何。听演讲的人也多起来，就是讲专门学

术的题目，也有好些人拥去，听听是否有关民主，有关战事。

知识青年从军的回声，在“国事座谈会”后响起来。从军的演讲、文章，时时点缀在体

育馆和各墙壁上，有的人终于从军去了。剩下来的大多数，他们也都在等着报国的时机。

华西坝变了，变得坚强，变得有生气。既使秋风那么凄凉，细雨如何冷酷，落叶如何沙

沙作响，但人们已不怕凄风苦雨，因为他们已从心底里燃烧起自由之火。

把华西坝一小部分的黑暗除开，她已经在战斗中充实起来。一大群的热性青年男女都从

死的书本中爬出来，面对现实的生活，准备为祖国效劳！

第三篇 幽闲的华西坝。

1945 年 1 月 7 日四版刊载的“新年在华西坝”，由燕京新闻记者振祎的

学生撰写。

那是圣诞节的热闹刚过去的，元旦却是冷清清地。城外人往里跑，华西坝上

碰不见打毛线的女学生，会不到提包的老夫子，偶尔有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溜过，

虽然口里谈的是将要来的考试问题，但手上也没拿书。草地上就是几头荷兰牛，

偶尔从宿舍的窗户中传来一阵歌声、琴声以及谈笑声，这是穷学生们的新年消遣

方法。



城内人喜欢城外的大自然风光，籍着新

年的欢乐，提着照相机，在华西坝拍照。金

女大音乐室在这一天停止了“对牛弹琴”，

而青年馆却拥挤了一些城外赶来买相因货

的人，男的女的从各方面坐了车子来，原

来是正在举行义卖和寄卖。

附：新年在华西坝  

“弥赛亚”清扬的歌声刚随风逝去，新年的欢

乐又降临了。学生们都准备在两个节日后，努力加

油，来应付期考。

圣诞节的华西坝是热闹的，圣诞老人到处拜访，把绿色叶子的影子轻轻地投下了，一些

华西坝的学生们教授们都快乐了。元旦的华西坝又是一张面目，冷清清地让时针慢慢地过去，

学生们都进城去了，有的到军校看检阅队伍，有的去公园泡茶馆，有的去电影院。虽然是另

一年春天来到的象征，但是它的渲染吸引了久居城外的人们。

大清早江湖餐馆的点心就卖售一空，大学茶馆生意并不兴隆，图书馆里黑黝黝的，草地

上就是几头荷兰牛，偶尔从宿舍的窗户中传来一阵歌声、琴声以及谈笑声，这是穷学生们的

新年消遣方法。

太阳懒懒地探了半边头出来，像春天又像是冬天。

金女大音乐室在这一天停止了“对牛弹琴”，而青年馆却拥挤了一些城外赶来买相因货

的人，男的女的从各方面坐了车子来，原来是正在举行义卖和寄卖。

城内的士女喜欢城外的大自然风光，籍着新年的欢乐，提着照相机，在华西坝拍照。城

内人喜欢城外，而城外人却又往里跑。

元旦来了，从军的学生们就要离去，饯别之声随处可闻。有的趁这一天欢送，依依惜别，

似欢乐但又是悲愁。

“每逢佳节倍思民亲”，有的学生们回家去，就是在百里之外，也有赶回去的。在成都

没有家的学生，三五个知友，十多个同学，一人出一百元或二百元，欢聚一处也算在过年。

几个没有友伴，没有知音的学生，踟蹰在空草场上，仰望着天，在那儿悄悄的默切，手

上拿着一本书，但元旦的佳节，谁会把书念下去呢？又元旦日在华西坝，碰不见打毛线的女

学生，会不到提包的老夫子，偶尔有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溜过，虽然口里谈的是将要来的考

试问题，但手上也没拿书。

褪了色的从军标语，依然模糊不清的贴在树杆和墙壁上。新年的灯笼，却已在各处挂出。

一九四五年开始了，华西坝的青年们十分高兴的在迎接它！

第四篇 浪漫的华西坝。

1945 年 3 月 14 日二版刊载的“春天漫步华西坝”。由一位“敏”的学生记者

撰写。



在这里华西坝似乎又是一座大观园，其中有各色人等。作者以含蓄甚至令人

捉摸不定的笔法描写了华西坝上各个类型学子们的罗曼谛克。有青年男女的青春

的燥动，内心的暗恋，真诚的表白；有梦想的沉淀，浪漫诗篇，宁静致远，探讨

人生观观、价值观……

随着柳絮流水，迳自飘远：

有人在吊唁着丢失的记忆，想

望里的沉淀；有青年和大姑娘在探

讨人生观；有人是早晨追求黄昏，暗

夜陪伴着白天，以不变应万变。有

人托着洋装书，吃着点心，像小孩子

迷失了方向。在图书馆的一个角

落，有人凝视着玻璃窗；隔里一位小

姐则托着头；有人出神仰望着天花板，蒸发着非非之想，道学先生却匆忙地在纸

上阐发着某个伦理观念；当某小姐刚要跨出门槛，青年展开了他热情的演讲；在

红色和绿色灯光交错的礼堂，诗人高踞在讲坛上朗诵着他浪漫派的诗篇。

末尾留下了四句诗：

华西坝的夜晚呵，浪漫的夜晚，

华西坝的夜晚呀，愿你无限的长，

在你的黑裙里我既找到陶醉，

缘何又要有明天的太阳……

作者的意思虽未直接言传，但或许是：在春天的华西坝，人们找到了自我，

找到了梦想，找到了浪漫，找到了陶醉，愿它山高水长，安宁永固。

附：春天漫步华西坝    

春天漫步到华西坝，一看，一切依旧是去年的模样。不同的只是像少女换下冬装，更明

显的露出惑人的曲线。

一叶脱落的柳絮，像发丝般轻轻飘浮在水流上，逗起小河微笑的沉思。一个女人倚靠在

桥栏，徒然以银铃的眼睛去招呼他：柳絮流水，却迳自飘远。于中抑起胸呼了一口气，宛若

吊唁着丢失的记忆，又像是想望里的沉淀。

牛栏左近，歌声逐着琴声，在低空缭绕、回旋。在拖缓而又急促的旋转里，人的心在膨

胀。草从地层挤出了耳朵，花蕾坦露出胸膛，复活的大地崇领着彩色与音响的洗礼，透明而

悒郁的天宇沉吟于弥撒祭的大合唱，只有钟像吝啬的老太婆，用舌尖枯燥的重复着每个日子，



每天刹那的计算。

透过 BAK 的绿纱窗，一位青年对坐在一位大姑娘的前面，不时以钗子轻轻地敲敲盘边，

终于低声地：“密司 X，你的人生观怎样？”

茶楼里，One Spede Two Hearts 渗透着蒙蒙的水气和烟。早晨追求黄昏，暗夜陪伴着

白天：一样喊，一样叫，一样笑，或者戛然的一声不响，一手放在另一手袖里，眼不转睛凝

视着对阶沿的某一线，某一点。如同要以姿势来解释他的哲学，以不变应万变。

二位小姐，各据堆满点心的桌的一端，每人托着一本洋装书，五寸到一尺厚，手酸了，

放下堆在膝上，吃了一块点心，又举起书页去寻找视线。有节奏的吃，有节奏的看，吃吃看

看，点心吃完了，眼睛还犹疑地在第一页的 Contemts 附近徘徊，像小孩子迷失了方向。

空气为灯光漂白了的图书馆的一个角落，一个中年人凝视着玻璃窗，像真理就要从那里

出现。隔里一位小姐则托着头，像在筹谋如何恢复眼睛与书本的新□（不清）  而当另一位

出神仰望着天花板，蒸发着非非之想，对过的道学先生却匆忙地在纸上阐发着某个伦理观念。

俄顷，□（不清）声音传来：□（不清）点。当某小姐刚要跨出门槛，刹那被挡住了：在

“佩服之至”的题目，青年展开了他热情的演讲。

夜，礼堂交错着红色和绿色的灯光，诗人高踞在讲坛上朗诵着他浪漫派的诗篇，他的头

发的光滑，就是最贪婪的苍蝇都不敢去探险，唯恐失足，难免要魂归离恨天。

诗云：华西坝的夜晚呵，浪漫的夜晚，

华西坝的夜晚呀，愿你无限的长，

在你的黑裙里我既找到陶醉，

缘何又要有明天的太阳……（敏）


